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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村 新 访江 村 新 访
——江苏苏州吴江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研战略调研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魏永刚魏永刚

吴江在历史上是苏州郊区的农业主产县，如今吴江已成为苏州下辖的区，也是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区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江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改
变了城乡结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调研这里多种类型的小城镇，发表了影响深远的
《小城镇 大问题》。

近年来，吴江正通过“一带一区”“一镇一园”，即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沿同周路农文旅
融合发展区，桃源水乡森林小镇和浦江源太湖蟹生态养殖示范园等的推进，全力打造“中
国·江村”乡村振兴示范区，奋力书写一篇富有时代新意的“江村故事”。近日，记者重访费
孝通当年调研过的七都、震泽、盛泽、平望、同里等乡镇下辖的村庄，解码吴江在推进乡村振
兴方面的新探索。

阅 读 提 示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乡
村振兴的基础性目标，也是吴江这
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当前面临的重要
课题。

记者随机走访了 11 个农村居
民家庭，年人均收入最少的也在 3
万元以上。吴江全区人口80多万，
流动人口90多万，但从事农业生产
的只有1万余人。工厂务工收入是
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记者在震泽
镇众安桥村与一户徐姓人家算了笔
收入账。这个家庭共有 6 口人，老
徐的母亲 83 岁，每年有近 6000 元
养老金；58岁的老徐本人在附近打
零工做泥瓦匠，年收入 10 万元左
右；老伴原来在纺织厂上班，现在主
要在家带孙子，每月领 1000 元社
保；儿子与儿媳都在镇上的一个服
装厂上班，小两口每年工资收入共
12万元左右，他们有一个刚上幼儿
园的女儿。这个家庭，年收入约为
24万元，住的是楼房，家里有汽车。

吴江区2018年统计公报显示，
全区居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5.3万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是3.22万元。

吴江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如
何？记者通过对8个村庄的入户调
研采访，大致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有
新房，有汽车，不愁吃穿。吴江农
村，住房在过去几十年经过了几次
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把
土坯房改造为上下两层的楼房；随
着小城镇发展，不少富裕起来的农

民在镇上买了房子。最近10多年，经过集中居住和新
农村建设，农民纷纷在原有宅基地或村庄规划的地段
重新翻建了住房。如今，吴江农村居民住房大都是3
层小楼，每层140平方米左右，许多村民还在镇上有住
房。此外，根据统计数据，去年吴江区户籍总户数为
26.43万户，私人汽车保有量达34.6万辆，这意味着每
户平均拥有1.3辆汽车。

与农户收入相对应的是农村集体收入。记者调研
的8个村庄，集体年收入最多的超过千万元，其中有4
个村在800万元以上，集体年收入最少的也有320万
元。为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苏州市、吴江区还推出
了帮扶薄弱村的举措。当地对薄弱村的“定义”是集体
年收入在250万元以下。

当地村干部们依然在为增加村集体收入而努力。
这几年，吴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退二进三”，
减少工业投入而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乡村每年
要完成“拆除厂房”的任务，以此“倒逼”工业升级，从长
远发展来看，这是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就当下而言，会影响当地部分百
姓的收入，最明显的是村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
些人受益于“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生产方式，平
时还在周边工厂打零工以实现增收。据村干部估计，
村里劳动力有将近三分之一是中老年人。工厂退出村
庄进工业园区，就会影响他们的就业，导致他们的收入
下降。同时，不少村庄目前的集体收入中，厂房租金占
了大头。厂房拆除后，如何保障村集体收入不减，这也
是一个需要统筹考虑的现实问题。

文旅结合促进乡村振兴，是吴江不少农村在发展
产业时探索的一条新路。

七都镇开弦弓村因为80多年前费孝通的调研作
品《江村经济》而出名，“江村”成了广为人知的品牌。
纺织业是这一带的传统产业，开弦弓村的8个民营企
业都是与纺织相关的企业，村里还有50多个家庭作坊
从事针织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党支部书记沈斌
认为，如今面临着产业发展的“阵痛”，“痛”在二产提升
不容易，一产和三产融合发展有困难。

开弦弓村发展旅游某种程度上有“先天优势”。村
里有费孝通纪念馆，几年前建设了文化弄堂，美化了街
道。开弦弓村还把文旅融合作为重要抓手，2017 年
起，下大力气打造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文化礼堂。今
年，村里还请大学教授专门研发游学课程，有针对性地
开发适合学生学习的旅游项目。

但是，开弦弓村的民宿建设今年才起步，同时村里
6家农家乐饭店的服务、标识都不统一，还难以产生品
牌效应。此外，作为一个充满文化底蕴和气息的村庄，
至今还没有开发出文创产品。让大量的游客“带什么
走”依然是个大问题。

众安桥是震泽镇的一个村庄，原来有16家企业，
去年关停了7家，今年准备关停其他的9家。这个村
庄下定决心要走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子，引进了浙江大
学的合作团队，注册了商标，培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品
牌。村党总支书记吴继华是一位毕业于江苏大学的

“80后”，他对村庄的未来充满信心，“村里生态优势明
显，自然环境好，交通发达，有发展文化旅游的条件”。

吴江区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农业在当地生
产总值中占比 2.2%，84 万人口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
的不足万人。走产业融合的道路，实现一产和三产
融合，是当地的现实选择。眼下，“保持农业持续性
吸引力”与“旅游发展与乡村承载力的矛盾”是现实
困难。举例来说，每年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节，这里
会吸引大量游客，村里就会出现停车难、通行难等状
况。但油菜花期一过，村里的旅游业就会面临几个
月的“空档”。如何让一产能够“接续地”营造出美丽
风景，如何有效提高旅游接待能力等，是乡村产业融
合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

乡村振兴不是单个乡村的发展，而是区域性的发
展。而村落边界本身是规模和品牌的界限，难以适
应产业融合的需要。为此，吴江区提出打造“中国江
村”乡村振兴示范区。当地按照区域内的产业特色
和文化基础，以文化为纽带，以特色产业为重点，规
划将环长漾片区打造成江南水乡生态文化特色带的
先行示范区；以国家级品牌为引领，充分发挥国家级
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北联）、同里国家湿地公园及同
里古镇等优质资源优势，着力推进农业和旅游、教
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以特色田园乡村为
样板，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的升级版，统筹推进12个特
色田园乡村示范点建设。

记者在开弦弓村遇到了吴江区蓝天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志
愿者。志愿者们正在帮助农民对庭院进行改造，形成庭院风
景——这被志愿者们称为“美丽庭院”活动。

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修葺成好看的风景，这项活动得到了
农民欢迎。沈斌说，也许通过这个活动能解决他心头的一个困
惑：如何办农民想办的事情，动员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如何更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当地村干部普遍
面临的难题。记者调研8个村庄发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吴
江农村这几年投入最大的项目。但当基础设施建设触及农户
个体利益时，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同里镇一位从1992年就担
任村干部的老支书感慨，现在最难处理的是乡亲之间的纠纷，
这些情况对村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吴江在乡村社会建设中推出许多新举措，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就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乡村都建设了
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激发农民投身乡村
公共事务服务的热情。开弦弓村还以传统乡贤文化完善农村
社会治理体系，目前成立了村级乡贤议事会，聘请19名乡贤
参与村务管理，在产业发展、资源共享、社情民意、参事议事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更多符合地域特色的探索实
践。吴江乡村社会有其自身特点。村里住的大部分人不是农
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很少。他们大都是在集镇或者园区工
厂上班的产业工人。同时，每个村都有不少外来人口。记者调
研的8个村庄中，外来人口最少的有400多人，最多的达3000
余人，超过了本村居民。外来人口占比高，给乡村带来了“房东
经济”，也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难题。在七都镇隐读村有座设
施完备的小学是外来工子弟学校。该校负责人介绍，全校900
多名学生都是河南、贵州、安徽等地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这
些学生小学毕业后一半留在本地读书，还有一半回原籍上学。
吴江区还有不少这样的学校。

吴江农村集体收入中，村里“宴会厅”
的出租收入是重要来源。记者在采访中看
到，有的村竟有3个宴会厅。宴会厅收入
最多的村子一年达到300多万元。

记者参观了不同村庄、不同规模的 4
个农村宴会厅发现，给村集体带来丰厚收
入的宴会厅，其实就是一个面积较大的饭
堂。这样一个大食堂，前后都有舞台，可以
方便隔开，形成不同区域。宴会厅还设有
厨房，租用者可以自带厨师、食材。小的宴
会厅可以放上百张餐桌，大的则能容纳
300多张餐桌。

记者了解到，来“设宴”都是本村和附
近农民，吴江农村的婚宴大都在这样的宴
会厅举办。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村住
房发生了很大变化，婚宴没法在一家一户
的院落里完成。而宴会厅每桌可以坐8人
至10人，每桌“伙食标准”才280元左右，
而且满足了农民喜欢聚集热闹的社交需
求。这种设宴形式受到农民广泛欢迎，每
到周末宴会厅都是客满。

尽管如此，宴会厅并不是每个村庄的
“标配”，往往是一个宴会厅可以服务不同
区域的农民。记者在采访中依据农民和村
干部的介绍了解到，宴会厅的“服务半径”
一般能服务周边10多公里的区域，最远可
以辐射到25公里左右的区域。

一定半径距离的农民围绕一个“宴会
厅”办喜事，让我想起了费孝通在调研中提
到的一个概念：“乡脚”。费孝通先生在《小
城镇 大问题》中是这样表述的：乡脚并不
是以镇为中心的一个清晰的圆周，每一种
商品都有各自的乡脚，所以一个小城镇的
乡脚由许多半径不等的同心圆组成。费孝通当年是以商品销
售半径来认识“乡脚”的，而且以此做出了城镇层次划分。今
天，农村宴会厅也以服务半径来划出自己的“乡脚”。这已经不
是商品销售服务的范围，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农村公共
服务的“半径”。

在吴江，城乡的界限正逐渐模糊。村里人告诉记者，现在
到镇上、到吴江城甚至到苏州和南京，当地人都不说是“进
城”。现在村民们说的“进城”至少是到上海。在同里镇北联
村，一个小卖铺的经营者告诉记者，现在小卖铺每月的收入很
少，“村里人更愿意从城镇超市买东西”。

可以说，商品的“乡脚”正在变得模糊，而公共服务的“乡
脚”则凸显出来。宴会厅之所以在农村有那么大的市场，某种
程度上是因为满足了农民聚会的社交需求，适应了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这对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具有启示意义。乡村振兴要
想达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农村公共服务
水平。记者深感，基层不能简单按照行政区划来布局公共服
务，应该以“乡脚”为参照，认真研究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辐射
半径，让农村公共服务更加贴近农民情感需求和生活习惯。

8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吴江区开弦弓村写下了
代表作《江村经济》，并提出“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的观点。上世纪80 年代，他又回到这片土地，从增加
农民收入的角度为乡镇企业发展出谋划策，提出了

“工业下乡”“离土不离乡”等，记叙了苏南农民推进工
业化的创造。如今，30 多年过去，吴江已经是经济相
对发达地区，无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集体
经济收入，无论是产业发展基础，还是百姓生活条件，
都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在这样的地区依然需
要书写新答卷。

收入是民生的基础。吴江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
带动农户收入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工资收入、财产
性收入和经营收入等各种渠道的收入，保证农民生活
稳步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产业升级等因素仍会影
响农民就业，减少部分群众的直接收入。解决农村发

展问题，必须保障农民收入实现稳步提高。尽管农牧
渔等行业已经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但是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和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融合发展，仍然是
乡村振兴面临的迫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发
展首先需要写好增收答卷。

村庄是村民祖祖辈辈生存发展的家园。家园需要
持续建设，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来衡量，吴江的农村
发展确实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
而且户均1.3辆，这已是比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在采访
中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改造依然是农村集体支出的重
要项目。街巷道路的拓宽和改造，水管网的提升，住房
水平提高之后对公共空间的要求，绿化和环境整治的
新标准等，这些都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需要，也
是农民盼望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的大问题。要达到生
态宜居的目标，就得继续做好建设家园这份新答卷。

农村是最基础的社区，农村发展更是一道解不
完的社会治理题。中华民族是从农耕文明中走来
的，乡土是社会构成的基础。如今在吴江，纯粹意义
上的农民已经找不到了。那些居住在乡村的居民，
绝大多数人都在城里或者集镇上班、开公司、经营生
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变
化。此外，外来人口也使得农村人口构成出现许多
新情况，原本以亲缘为纽带的农村，增加了许多新的
因素，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要尊
重当地习俗，运用丰富的乡村治理传统来融洽乡亲
关系；另一方面要创新社会治理思想，顺应新形势实
现有效治理。

农村发展是一道解不完的题，每一代人都需要用
实践作出自己的回答。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我们要奋笔书写好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融 合 ：产 业 发 展 求 新 解
治理：社会建设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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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映照的江苏苏州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民居。 魏永刚摄

上图 苏州吴江区七都镇群幸村种田大户张国元购买了无人机用于
农田管理。图为张国元女儿在教他使用无人机。 魏永刚摄

左图 苏州吴
江区七都镇街头涂
写在农家墙上的

“中华传统美德”宣
传画。 魏永刚摄

下图 苏州吴
江区七都镇开弦弓
村农民家的“美丽
庭院”。沈 斌摄

收
入
：
老
话
题
有
新
内
涵


